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Research

在中国各大早期文化遗址的出土器物中，可

以发现一个规律，其都出现了种类不同的玉器，

这些玉器至少在公元前 6000年至公元前 1500年

间象征着一种“级别”。众多学者对这些出土的

玉器进行了人类学、考古学方面的研究，总结玉

及玉器的功能经历了从“工具”“物器”“敬神”“药

食”“齐天”“国器”“殓葬”“祥瑞物”“君子”“美

好”的认知变迁。这说明玉作为华夏文明原型的

重要基因，不仅表述在文学歌赋中，很早就通过

器物造型实现野生的石材超越更新为人造的玉

器，整个过程凝练着选材、加工、模拟、替换、圣

化、生活化等一系列从物质功能到美学范畴的主

题演变。早期文献中专门开启了玉的神圣化定

位，《穆天子传》中记载“群玉之山”，《山海经》中

则记载了“玉当作种子”“食飨玉（食玉英）”“祭祀

山神”“玉使人羽化登仙”“玉超脱自然通神灵”等

诸般表述。经过圣化的玉从普通的石块中游离

而出生成为文化符号，并一直承载着中华文明进

程中极为核心的动力机制功能。玉除了引发国

家和民族的精神象征外，也激发了造物智慧的升

华，尤其是对中国瓷器“似玉”制造的联动智慧。

玉与瓷不仅统一着华夏文明的观念，整合着中国

“格物穷理”的理想，更是中国古代造物的灵魂。

从出土玉器的文化原型隐喻开始，探寻中国瓷器

“尚玉”美学及道德观念的建构，以此维度思考

“从玉石到陶瓷”之间相互递进的文化传播路径，

或可视为求解中华文化原型文脉及文明持续动

力机制的有效方法。

一、玉石与造物的关系

《说文》中解读玉是“石之美者为玉”，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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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文化原型基因中，玉石文化从野生状态的石头开始，经历了从劳动工具到国器象征、美学

代表、道德转译的自身属性变迁。玉石不仅维系着先民生存的物质基础，更超越成为中华文明进程中的文化表

征与精神信仰。作为原编码符号，玉石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发生史与道器合一的观念史，在长久的转换中凝聚为

深层的文化原型。玉石催生了与之相适应的美学认知和国家精神，激发出“近玉”与“尚玉”的瓷器造物思维，成

功求解到贯通数千年的文脉基因。一个没有建构“传播体系”的文明是不可能长久持续的，正是透过从玉到瓷

的造物认知变迁与审美实践，中华造物路径中的智慧与观念最终整合为文化理想与文明传播共享的路径。溯

源玉与瓷关联的造物文化基因，有助于解读“玉成中国”造物思想中的德性目标，并探索其作为中华文明传承的

规范性文本和“CHINA”编码与解码之间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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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呈现出的单纯与均衡，与形式美的视觉要

素一致，表现出感性质料以及元素之间色彩、形

状、线条的组合规律，与人内在对美的经验和抽

象美感形成共性。因此，最初的一件石器工具

可谓开启了造物实战的经历，通过对石头的选

料到制作成工巧材美的工具，人们逐渐找到理

解未知自然力量的方法。造物的工具性实践也

同时激发了人们内在心性的追求，精神及审美

的思考逐渐通过造物进行比附。因此石头中的

美玉，慢慢成为人们寄托思想的符号，成为接近

表述灵魂的特殊质料。在造物之外，文本的传

播继续升华玉石的灵性，赋予其王者、疆域、君

子等人格化符号。玉石从而以符号编码与造物

的目的功能结合在一起，构成人类生存意义的

多维度层级，最终与信仰道德等意识汇合在一

起，生成为国家、社会、道德意识的符号意义体

系（如“图 1”）。

工具的最初原型本无美与不美，有的只是

得心应手的“好用”，但人的愿望在“好用”基础

上会逐渐与审美品味结合，从工具走向器物最

后走向专门为审美而生的工艺品。例如彩陶

器，一开始只是盛水和物的容器，用泥土烧结而

成，但出土的彩陶除了素器外，还绘制着各种秩

序化的图案，这些图案有的是表达族群的图腾，

有的是植物花草的视觉组合，经过

装饰化的彩陶毫无疑问表达着先民

原始的精神情感。又例如青铜器被

誉为国之重器，是因为青铜器采取

方正浑厚的造型，施加凌厉豪迈的

装饰符号，以承载道德“品格”和国

家形象。因此，从工具出发的造物

一方面不断激发新的技术和创新思

维，另一方面创造思维的成果又作

为国家形象符号。这不仅是人的禀

赋，也是由对文明的追求或者对文

明程度的渴望所决定。在当今 21世纪的数字时

代，土著人群与现代文明人同时存在于世界，两

者本质上并非人种的先天优劣，而仅仅因为对

存在的观念和认同有所差异。土著人认为自身

是自然界不可分离的物质，其更愿意选择“不发

展”和“非教化”的生存方式。人类总是有各种

理由选择适合的生存模式，也就有理由选择文明

的模式，从社会进步的层面考虑，文明化的程度

对世界而言似乎是进步的，但进步的同时对自然

生态的毁坏也同时存在。然而有步骤地追求文

明及其文化精神，是人类的共同理想。

从原材料出发，玉石作为天然的材料，利用

其光洁剔透的外观引导出造物材料的美学认

知。自然界对于各种物质的出产似乎有一种恒

定的数量，珍贵的物质总是以稀有为特征，然而

越是稀有就越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对象，所谓

“物以稀为贵”。由于人们对于玉石质料超越普

遍意义的解读，自

然就可能在造物

中激发通过技术

技艺创生一种替

代品，希望产生一

种持续的、大规模

的、常态的能与玉

石相媲美的物质，从而满足精神与美学上对于

玉石质料的比附。从第一块石头工具顺延推溯

到瓷器的变迁，便能从中寻找到“类玉”造物思

维的智慧变迁，如“图 2”所示将不同时期出土的

石器工具，不同象征意义的玉器，类比瓷器的表

皮质感，便可能体会到石玉与土瓷之间完美的

造物智慧。

图1 玉成中国编码体系

从玉石到瓷器的造物路径

图2 石头到玉器的象征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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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玉石的加工技艺角度出发，玉石质地坚

硬，其切割打磨需要有更坚硬的材料完成，这就

增长了人类辨识多种材料性能的经验。同时长

久的“切磋琢磨”培养了人们恒久坚韧的意志，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抛砖引玉”“以玉比德”便

在造物实践之中被培养出来。因此，造物活动

从原初的功能加工到装饰，逐渐与人的情感及

仪式行为相结合，成为本体精神的超越，从而完

成由玉石的原型特质、工匠伦理引导出的一种

德性转化，最终走向精神层面的象征。俗语说

的“心灵手巧”，便是这种造物的心性转化，持久

推进的手工造物技艺会与人的心灵意识相碰撞

而产生智慧的叠加。“玉”从而内蕴着人类共同

意识形态最高的成就，成为“道德”与“伦理”思

维的扩散和传播符号。正是因为玉石在其传承

过程中多维度的意义彰显，使其构成了中华民

族的整体信仰体系。在凡俗生活中关照为“美

德”，在国家传播中表述为“大同”，在个体存在

中释放为“伦理”，这个体系既是中华文化原型

的核心又是文化得以共享的意义呈现。由于玉

石的野生造物本质，加之被赋予的有意味的符

号编码，在其材质匮乏时，自然成为有计划探索

近似物质的造物设计对象，同时也激发了创新

的审美标准。中国瓷器便是在玉石符号构成的

象征意义之下不断再编码为新的意义。

二、陶瓷作为玉石造物

传承与替代的意义

《陶说》序言中将瓷器与玉器的价值等同在

一起：“瓷器与金玉同珍者，有其过之，无不及

也。”［1］1先民在石器工具时代，通过工具的制作，

意识到石材的不同质料，认为玉非常贵重，把玉

石加工为高级生产和生活用具。由于玉石的种

类较多，先民对玉石进行一种质料与色泽的分

类，也有可能根据稀有程度不同而分类。通过

文献及传说分析，上古先民将最稀有的玉石作

为宇宙空间最珍贵物质的象征，以此献祭于天

表达敬畏，体现对宇宙观念的模拟。千字文“天

地玄黄、宇宙洪荒”，说明古时就存在以玄黄这

两种色彩为象征的玉石思维。叶舒宪曾从玄黄

对应的玉石为延伸，对应到“玄黄赤白”的四色

象征体系，认为玉文化的史前史和文明史是以

“先玄而后黄”贯通为一个有机整体，并推断出

一个以玉器生产的颜色为价值变迁的公式：“一

玄玉（5000 多年前），二（青）黄玉（4000 多年

前），三白玉（3000年前）。”［2］这里面的变迁除了

玉较石更珍贵外，还体现了玉石矿源开采量的

多寡而导致玉石应用比例的变化。

周代开始，以文本记载了构筑国家层面的

六玉组合。《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玉作六

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

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

玄璜礼北方。”玉石经由《周礼》而成为代表国家

疆域的符号编码，最后构成皇权符号玉玺以表

达“替天行道”之帝王的权力（如“图 3”）。因此

作为中国国家性质的符号意义是“国中有玉”，

换句话说，就是玉作为符号意义已经构成一个

国家的道德符号表征体系。《周礼·春官·大宗

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

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

六瑞等同于规范性邦国的意义编码，同时也是

一种文明礼仪与规范的象征。儒家继承周礼思

想将玉人格化上升为“修束正身”的意义体系，

君子“无故玉不离其身”，从而人们保持佩戴玉

希望获得“君子”的形象。黎民百姓比附玉德而

将玉升级为吉祥美好的符号，玉逐渐在中国规

范为社会性完整意义的文化编码。玉石所产生

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之一，是推动陶器发展为

瓷器。陶仅是土借助火而实现的初步改性，其

图3 周礼六玉的象征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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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在于“器”作为载体的成熟，但其改性的材

料并未上升到圣化后的玉质程度，这也导致“类

玉”成为瓷器的最高成就标准，通过彩釉强化陶

而达到近乎玉器的效果，从而使泥土变幻为金

玉，构成中国造物文化的最高智慧。

从科技和审美的双重角度出发，瓷器作为

玉器的形象替换，能够解决玉符号编码定型传

播中原材料的多寡等一系列问题。首先，玉石

稀有不可再生，导致用玉昂贵，瓷器的“似玉”在

外观上满足了人们对玉的拥有感，实现了“以玉

比德”的心理；其次，玉石为天然野生设计，加工

为器的难度相较于陶器、漆器、青铜器等造物技

术更高，从而缺乏批量生产的价值，而瓷器则具

有较高的生产力，其传承至今的成功之道不仅

是对玉质的高度模拟，更是人造设计行为与智

慧的极致呈现；最后，玉石表面加工工艺单一，

无法进行色彩类的装饰美化，而瓷器表面是在

釉彩的“近玉”中探索玉的相同质感，能够在釉

彩的变化之下实现玉石及其其他宝石的色泽。

受这些因素限制，玉石很难发展为日常用器

具。但玉石被赋予的道德、君子、国家等符号编

码，又是人们文化追求中的重要行为载体，这就

需要有接近玉石情感表征的新材料产生，陶瓷

是其中最为完美的玉石替代品。尽管陶和玉几

乎发生在同一时期，目前考古显示最早的陶器

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到仰韶文化时期陶质

已经有红陶、灰陶、黑陶、白陶和彩陶之分。而

玉石质料的出现通过考古比对应早于陶器，红

山文化、良渚文化、齐家文化、三星堆文化、石家

河文化、凌家滩文化出土的玉形、玉质虽都不尽

相同，但这些遗址出土的不同性质的玉器，都关

乎中国学者认定的“玉石文明”时代，这个时代

玉器的意识形态已经具有神与灵物的概念。作

为升天转世得神庇佑的圣物，也作为统摄自然

力量的神器，玉石构成了整体华夏民族“尚玉”

的精神维度。在这种维度引导下人们期盼日

常生活最大限度的处处有玉，虽受制于玉料产

量和工艺的局限，却激发了人们求索“似玉”的

器物生产，随着制陶技术的成熟，细腻瓷土的

发现，对胎体施加表层釉彩工艺的启发，以瓷

为体而达玉器的效果也逐渐让瓷成为理想的

器物。

三、瓷玉整体思维的技术变迁

严格意义上最早的瓷器是在浙江出土的东

汉时期的青瓷，这种瓷表面施加较厚的透明釉

层，温润富有光泽，抗透水性强，经过 1260℃至

1300℃的高温烧制后胎釉紧密结合。由于釉料

中含有一定的铁元素，成色接近青玉质料的青

绿色或青黄色，被称为青瓷。事实上，早在商

代，由于青铜冶炼技术的精湛，人们将此技术与

制陶相结合，就已经创造出了原始瓷器。《中国

陶瓷史》认为：“大约在公元前 16世纪的商代中

期（远在 3500年前），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烧制

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实践中，在不断的改进

原料选择与处理，以及提高烧成温度和器表施

釉的基础上，就创造出了原始的瓷器。”［3］76这时

期属于一种表面无釉的“原始素烧瓷器”向青瓷

不断推进提升的过程［4］104，到东汉晚期才逐步出

现了“素肌玉骨”较高标准的细瓷［5］139。

从原始瓷器迈进到青瓷是个漫长的过程，

尤其要达到“似玉”的意境，的确需要不断在瓷

器造物上进行推陈出新。在一些文献中可以看

到，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人们已经以“玉”来

表述瓷器的美感，一些瓷窑逐渐得到人们的认

可。唐朝诗人顾况在《茶赋》中说越窑是“越泥

似玉之瓯”。越窑是古代南方著名的青瓷窑，位

于浙江的绍兴、上虞、余姚，有“隐露精光、如冰

似玉”之誉，陆羽也在《茶经》里称“越瓷类玉”。

除越窑外还有四川大邑邛窑烧瓷，杜甫有诗云：

“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扣如哀

玉”是说明经高温所烧的瓷胎密度均匀，叩击有

如玉发出的凄清声。唐代李肇说：“内丘白瓷

鸥，端溪紫石砚台，天下无贵贱通用之。”［6］21此

时的江西景德镇也同样富有盛名，《景德镇陶

录》卷五记载：“唐武德中镇名陶玉者载瓷人关

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景德镇

古名）瓷名天下。”［7］63卷五又载：“霍窑，窑瓷色

亦素，土墡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为东山里人

霍仲初所作，当时呼为霍器。”［7］63霍器是唐代景

德镇霍仲初主持的瓷窑，这说明瓷器工艺在唐代

已经开始了专门化的组织管理，从而为瓷器超越

玉石提供了技术保障和审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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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接近玉的瓷器为“柴窑”。传说五

代后周皇帝柴荣改进瓷器，发明出柴窑，在明代

曹昭的《格古要论》一书里对中国五名窑的排列

是“柴汝官哥定”，柴窑位列第一［8］218。尽管如

此，但很少人见到真正的柴窑作品，考古也一直

未能发现窑址。有关柴窑的成品之美在文本中

有众多赞誉，如“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多

足粗黄土”“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

“其色正碧，流光四照”。明代文震亨在《长物

志》中写道“柴窑最贵，世不一见。……青如天，

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未涂釉的底部呈现瓷

胚本来的粗黄色［9］317。清代蓝浦、郑廷桂在《景

德镇陶录》一书中也说柴窑瓷“滋润细媚，有细

纹，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还说柴窑瓷久不

可得，得到残件碎片，也当珍宝，用作服饰、帽

饰［10］90。2015年日本武雄市阳光美术馆展出的青

百合花瓶，被怀疑很可能是中国已经失传的柴窑

实物。

宋代是中国瓷器的巅峰时期，其追求本身器

色釉的纯粹感觉，以“似玉”的光泽和质感为美，

使瓷器拥有玉的色泽、质感。同时重视瓷和釉

之中的科技合成，以科技促进玉感效果。叶国

珍总结：“南宋官窑瓷玉质感艺术效果，除了与

釉的化学组成和烧成技艺有关外，施釉技艺形

成的釉料蓬松雾状结构对瓷釉的玉质感影响也

非常大。”［11］可见在任何时候，科技的创新同样

是升华造物的必要条件，各地瓷窑对瓷器的称

赞也逐渐接近玉容，宋代彭汝砺在《送许屯田》

诗中描述景德镇的瓷器效果为“浮梁巧烧瓷，颜

色比琼玖。”这里的琼和玖，泛指美玉。哥窑的

无光釉，犹如“玉脂”般光泽；汝窑色泽青翠华

滋，釉汁肥润莹亮，有如堆脂，视如碧玉，扣声如

磬，有“似玉非玉而胜似玉”之说。定窑釉水莹

润，富有灵动之气，如白玉一般的。苏东坡赞美

“定州花瓷琢红玉”。北宋还有著名的耀州窑，

宋元丰七年（1084 年）《德应侯碑》记：“巧如范

金，精比琢玉。……磬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

温温如也。”这是中国最早的窑神庙碑，而德应

侯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皇帝敕封的窑神。耀州窑

中的青瓷刻花小碗，质地精细，恰到好处的透明

度，呈现出一种稳定的橄榄青色，被世人赞为

“其色温温”“精比琢玉”。其他还有南宋吉州窑

以纯净细腻类如翠玉，其瓷的灵性在《格古要

论》中有记载：“文天祥经过永和，窑内瓷器全部

变为玉。”这个传说虽带有神话色彩，但吉州窑

的瓷器达到了玉的效果却为考古实物所证实。

四、由“齐玉”思维到陶瓷“超玉”

符号编码的文化意义

中国各大名窑在宋时走向稳定与繁荣，得

益于“齐玉”思维。元代在中国山水及文人画派

的影响下，以体现中国画的颜色釉为特征，改变

宋代以前追求的“仿玉”效果，“从而结束了元代

以前瓷器的釉色主要是仿玉类银的局面”［3］332。

尽管如此人们仍旧推崇最高美学境界的瓷器在

宋代。从上可知造物技术成为文明的动力编

码，与文本神圣定型传播并成为普世审美有关，

也就是通过某种参照物为源构建理想的审美境

界，这种理想的境界具有一种超越精神的提炼，

接近人本存在的最高目标层次。中国造物思想

“师法自然”，执信自然中包含无穷尽的力量，而

获得这个力量则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物”及以

媒介物构成行为。玉石正是人们从自然万物中

挑选出来的最接近自然的精神物，由此沉淀为

对玉的各种文化信仰。而玉石资源的匮乏更催

生了人们创新研制新的可持续更新的替代物。

以玉文化为原型而产生的瓷所展现出的古代造

物科技能力和创造能力，其器物的形态美、釉质

美、装饰美几乎代表了设计体系的集成，也成就

了中国从“玉成”到“CHINA”的形象。

英语符号也以双关词“CHINA”表述中国，

与玉帛有关，历史上有“玉帛之路或丝绸之路”

的不同表述，其中“丝绸之路”为李希霍芬所定

义。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根据公元

一世纪希腊人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和司马

迁的《史记·大宛列传》撰写出版《中国亲程旅行

记》第一卷，在描述公元前后中国与印度和内亚

巴克特里亚（大夏）之间的贸易和交通时，创立

了“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n）一词［12］。这部书

共五卷，第五卷于 1912年出版。外国学者根据

中国出口的物品定义的一个名词，由于其书籍

的传播范围而使得“丝绸之路”的概念被广泛接

受，但却毫无疑问遮蔽了通西域的真正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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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史料分析“通西域”的意图至少体现如下三

点：一是象征国家与道德形象、普世美学和君子

形象的玉因用量大而十分稀有，因此寻找优质

玉石和玉矿成为社稷重点；二是匈奴的强大，农

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较量不断，通过西域与各

个邻国建交能够共同抗击匈奴之祸；三是贸易

交换，汉民族用丝绸陶器交换西域的玉石、黄金

与骏马。加上中国地理位置的特征，东南临水，

东南的“出路”需要借助高超的航海技术，因此

秦汉之前的中国较为重视西边的通道。加上西

边多高大山脉，由西向东顺势而成的地理维度，

与神话中所宣扬的“崇高”神圣文化有关，历代

中国王朝都重视西边的疆域，以丝帛交换促进

国家安宁也是历史记载中的常态。

汉代“玉帛”这两种物质早就超越其原本的

功能性，上升到一个政治“外交”、贸易“传播”、社

会“伦理”的层次。而宋代的瓷器又继承和扩大

了“玉帛”的功能，展现出华夏民族极致的造物智

慧，由器具之美传播到天下，造物的成果得到深

层的转化和新陈代谢，在整个社会视域已经再编

码为“货币、兵戈、精神、君子、道德、国名、宗教”

等新意。华夏文明也在这个编码体系中获得修

正和持续的动力机制。中国文化运用玉和瓷找

到了合适的土壤，寻找到儒道释统一的基点，甚

至在特殊的朝代，成为强化封建传统和宗法关系

的纽带，陶瓷文化中也发展出“人格神”，成为人

们的精神追慕对象。魏晋南北朝以后，瓷器几乎

成为每个朝代的文化代表，唐三彩的盛唐气象，

宋代瓷象征的清玄精神，元青花投射的蒙古族

“长生天”概念，明代青花的文化成熟象征，这种

由造物而引发的文化与哲学观念的提升是人类

社会的财富，具有跨越历史的现代文化原型的意

义再生作用。正如《中国陶瓷文化史》的作者赵

宏所言：“陶瓷艺术是一种带有内容倾向的表现

形式，即‘有意味的形式’。……陶瓷艺术充分地

接受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的成果，并且这种吸收

也具有反馈作用，即陶瓷艺术以自己的形式承担

着文化流通的转换器的作用。”［13］42

对于“CHINA”一词的来源也曾引发各方学

者的讨论，精通英、法、日、韩诸文的文僧苏曼殊

指出，CHINA一词起源于古梵文，为古梵文 Cina
的音译。苏曼殊认为这是三千四百年前对黄河

流域的商朝的美称。Cina的意思是智巧，大概是

古印度人与商朝之间已经有交往，是商朝物茂

繁荣的景象留给古印度人的印象。其实这“智

巧”的美称也是与其造物能力不可分离的，中国

人一直强调“格物致知”，在实践中造物的思维

会随着心智而巧妙转换。《牛津英语大词典》中，

也认为 CHINA作为国名是起源于古印度人指称

邻国中国。通过战争、民族迁徙、文化传播等途

径，中国的智慧广为流传，主要的还是通过造物

文化而传播，商周就因为器物文化而影响周边

国家。也有学者认为在波斯语中的“Chin”一词

是代指秦国（秦朝）。后来印度也受到了波斯词

语的影响，而广泛使用，比如“Chinasthnana”一词

就有可能受到了波斯语的影响。

瓷器 china 主要得名出自对中国 CHINA 共

享世界精美器物的赞誉，英文中早就有瓷器一

词（porcelain）。只因用国名来替代物品，是着重

强调此物出自中国，并且拥有如玉般的美学高

度，以区别其他国家的瓷器，可见 china 是由瓷

器造物引发的对中国的景仰。从“玉帛”的交换

之路，到中国古代以追逐玉转移到瓷器创新，成

功地找到了一种替代“玉”的人造物质，从而再

到改写以“帛”换“玉”的历史为中国瓷器誉满天

下的反客事实。中国古代造物的成就通过瓷器

而确立了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地位。这些物质

最初的用意经过历史的传播，已经超出其原先

的物质本体，就如同当代用“奢侈品”经营出的

“文化传播”，人们常常因某一奢侈品而联系到

其国家的文化原型。历史的轮回，数千年来中

国瓷器和丝绸便如同今天的“奢侈品”，以极高

的物质与象征美征服从西域而来的各个国家。

也就是中国传统造物首先定义了一种极高度的

审美境界，而后不断通过造物成果升华其价值

意义，并定型为一种世界级的文明符号。所谓

“瓷器或容器的态度”，用古代的话语来说就是

“和合万方”或“协和万邦”［14］。

结 语

华夏先民通过玉石与瓷的造物实践而积累

出文化形象，成功地利用造物表述多重角色。

玉石本是自然的一部分，最初的可利用只是随

从玉石到瓷器的造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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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直觉行为，而后人们发现用其他工具对玉

石进行有目的“琢磨”后，玉石呈现齐天的光

芒。经过有意识的神圣文本加工，假设玉石形

和色的指意功能，并定义玉石形和意的特殊性，

使之成为超精神或跨意境的象征物。随着生存

本体的追求与玉石信仰的深层次贯通，日益增

强的玉的诉求与玉原材料供给方面产生了矛

盾，迫使人们去寻找替代物。这种呼应启发人

们在玉之外探索瓷器作为玉性的衍生，从而使

瓷器作为新美学镜像完成了两者的融合。中国

古代通过“器”传递“道”的方法，使其对待造器

行为超越了普遍的功能级别，而具有表征美学、

家国、精神、民俗等“形而上”的作用。广义的器

包含工具、容器和礼器等人们熟悉的对象，在熟

悉的功能器上加载文本使其神圣，无疑是有利

于“器”的载道，从而实现功能范畴的转化。这

种特殊的“器以载道”的造物智慧，尤其反映在

“由玉而瓷”的传播路径中，构建出造物阐述的

“玉成中国”文明体系（如“图 4”）：一是天然野

生制造向人工制造的转移——玉石之美是大自

然的馈赠，瓷器却是从玉而出的创新智慧，总体

上都接近“顺天应物”取之自然又超越自然的造

物理想；二是瓷器的质地、质感和肌理接近玉

器，但又可以持续复制，满足了“格物穷理”的生

产实践，构成凡俗器物中低价能得的高贵仿玉

品质；三是瓷器丰富了技艺传承的民间造物表

现，真正发挥了《考工记》所表述的“工巧”与“材

美”的造物原则，借助瓷器人们能够发挥更持久

的工匠精神；四是瓷器虽然没有玉的先天高贵，

但其通过技术提升超越了玉质，彰显出华夏造

物设计的技术及审美所具有的世界高度；五是

瓷器更能以通俗的日用维度在不同场域中传

播，同时瓷器的形态用途广泛，易于替代其他器

物而通用，这使得瓷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玉

器传播国家形象的能力，从而产生 CHINA文本

之“国与器”的双重语义；六是从玉到瓷的编码

形成中，古代先民原初的美学理想和道德目标，

反复在造物和文本两个维度间置换和修订，最

终实现意义的群体认同；七是瓷器作为国家物

质文明传播的同时，以器载道地将中国的文化

编码和“世界大同”的人类理想传播于世界各

地，潜移默化地起到“协和万邦”的作用。

玉和瓷之间的文化编码在于其定型传播的

造物智慧。从一件石头中开启神圣的话语文本，

以此作为原型辐射、转译、培育为超越自然之物，

使其作为文化载体先期在国家信仰、文化记忆、

普世美学等层面中获得统一，从而构成在考古发

现中实际可证的上古文明邦国的文化信物，到至

今仍旧在使用（实用）的瓷器，可谓是一个文明最

直接的持续力的“在场”说明。由于石头本就从

自然中提取，再经过圣化为美好事物的代表，使

道法自然的中国古代思想依此而递增“玉”为天

人道德的中介物证，并在

后世传播中层累式提升

玉的超越气质，使之实际

上成为链接历史的文化

物，而社会则始终弥漫在

以玉为君子的美学式理

想生存目标中。这种范

式支撑人们对瓷器的热

情，瓷器既是生活资料、

生产工具和工艺品，又超

出一般工艺品的单纯范

畴，甚至超出国家和民族

的领域；既是创造和赖以

生存的造物（物质性），又

从单纯的物质性造物上

升至精神层次，再从精神图4 玉成中国的意义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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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循环互动到物质定型，这一整个过程经历造

物的形态意义、文化模式、功夫延伸和民族心理

的整合，成为国家形象传播自我话语体系的场景

实践。“玉”与“瓷”在造物上的智慧远不是物质本

身的功能，还在其“共享”出的整个人类的文化智

慧。在凝聚力建设方面，“化干戈为玉帛”的思想

当是整个人类文明中的理性代表。从追求全人

类发展的共时性意义出发，中国造物的智慧是

“大一统”的国际化格局，华夏民族因为拥有这种

“大一统”的思想，才有唯一的华夏文明不曾中断

的事实。从“以玉比德”的君子尚玉（瓷）思维出

发，这个智慧确保文化成为其民族与国家持续的

总体编码，保持极其高贵的物质与精神的互动，

形成国家与民族的“至诚”美学范式，也使中华文

化由造物激情而带动永久的审美愉悦。在当代

人类处在极度丰饶的物质文化之中，广泛的物质

交流和信息碎片也在撼动着古老中华文化的记

忆，揭示玉瓷造物及其文明编码是寻求建立最广

泛的对“玉成中国”的传播教育，以期在新时代强

化中华文化原型基因介入的力量，重新共享“玉

与瓷”所超越的美学范畴及文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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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玉石到瓷器的造物路径

From White Jade to“china”: The Creation Path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Xiong Chengxia

Abstract: In the gene pool of Chinese cultural prototype， jade culture started from the wild stone and experienced
the attribute changing process from labor tools， objects symbolizing the country， aesthetic depth， transformation and
translation as morality. Jade not only maintains and relates the material basis of ancient people’s existence but also
surpasses th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spiritual belief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s original coding
symbol， jade bears the history of the occurr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conceptual history of the unity of

“Dao”and objects， which has condensed into a deep cultural prototype in the long-term transformation. Stone tools
have given birth to aesthetic cognition and national spirit that are compatible with them， stimulated the porcelain
creation thinking of“similar to jade” and“advocating jade”， and successfully solved the context gene that has been
running through thousands of years. It is impossible for a civilization without a“communication system” to last for a
long time. It is through the system of creating material civilization from jade to porcelain that we can understand the
change of its concept identity and aesthetic practice. The wisdom and ideas in the path of Chinese creation are finally
integrated into the path of cultural ideal and civilization spreading and sharing. Tracing the origin of the creative
culture genes associated with jade wares and porcelain is helpful to interpret the highest goal of virtue in the creative
though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made by jade”， and explore the meaning between its “CHINA” encoding and
decoding as a normative tex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heritance.

Key words: the ware creation; white jade; china; believe in the jade; symbolic c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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